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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把天下的噪音都关
掉？冯阿姨有这样的企盼。

她神经衰弱，经常失
眠，所以对环境的安静程度
有较高要求，每有风吹草
动，她明察秋毫的耳朵都会
感到不适，老伴郭叔叔百般
劝解都没办法。既然冯阿姨
不能适应环境，那只能改造

环境来适应她了。
他们家住一楼，紧邻防

盗门。有些邻居出入关门时
手很重，防盗门都会发出
“砰”的一声。冯阿姨睡午
觉的时候，或者有邻居深夜
归来，关门声都会将她惊

醒，心脏乱跳，倍感痛苦。她
经常跟邻居打招呼，请他们
多多体谅。郭叔叔觉得面对
面说效果不佳，写了一张字
条“请轻轻关门，避免影响
一楼住户”贴到防盗门上，
但也不能保证每人每次都

注意到。
他们的儿子说，干脆把

老妈的卧室做成 KTV包间
那样的隔音房。最后还是郭
叔叔想了个切实有效且经济
的办法———买了一张大海
绵，撕成一条条用胶水粘在
防盗门的两侧，这样一来，即

使用很大的劲来关门，声音
都会很闷。从此冯阿姨就忘
记了防盗门的烦恼。

他们住的小区有背景音
乐，每天下午四五点钟就开

始播放音乐或播放一个电
台的节目，喇叭是放在草坪
上的，一楼住户听来音量很
大。冯阿姨打电话到物业公
司：“你们把喇叭关小一点
好不好？”物业公司的回答
是：“众口难调，还有业主嫌

声音低哩。”
若不是冯阿姨生气地将

洗菜盆掼了，郭叔叔还根本
没觉得小区在放音乐呢。他
凝神一听，小区喇叭正在放
一个电台的节目，现在正是
聒噪的广告。见老伴正在生

闷气，他便也打了个电话到
物业公司，说播广告是噪音
污染。物业公司也意识到
了，将音量稍微减了些。

通常广播都是下午才
放，但有一天早上九点就开
始放了。冯阿姨这下火啦，

又打电话：“你们怎么回事
呀？早上就放广播，吵死
了！”这次人家的解释却是：
“今天上午有业主结婚，马
上来迎亲，所以放放音乐增
加欢乐气氛。”这下冯阿姨
没话可说了。每天下午和偶

尔上午的广播噪音是冯阿
姨的第二重烦恼。

女儿到新西兰给女婿
当陪读了，为了方便和他们

的交流，冯阿姨和郭叔叔也
学会了上网聊天。买电脑

前，郭叔叔的意思是买个笔
记本，而冯阿姨说：“我们又
不用提电脑出门，多花好几
千块钱干什么，就买个台式
机好了。”可是电脑买回来
以后，她却陷入了深深的后
悔，因为她总感觉主机发出

“嗡嗡”的声音。她记得女
儿当初用的笔记本是没有
一点噪音的，而现在一开
机，就恨不得把主机放到隔
壁去。郭叔叔请了自己单位
的电脑高手来给家里的台
式机解决噪音，电源风扇和

CPU风扇都换了最静音的，
冯阿姨仍然皱眉。郭叔叔又
请教了其他人，最后将 CPU

风扇换成了铜片散热器，经
过比较，又发现不盖机箱盖
似乎更安静。所以现在所有
人都看到冯阿姨家新买的

电脑是这样的形象：敞着机
箱，里面还有一个非常古怪
的大个头黄铜色部件，显得
很高科技的样子。而冯阿姨
终于认为现在的主机噪音
可以忽略不计啦。

郭叔叔也松了口气，又

一种噪音被他攻克了。为了
给老伴儿一个安静的生活
环境，他愿意尽他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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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我
除了没日没夜地敲打键盘之

外，还担负着家里一日三餐
的艰巨任务，是个名副其实
的家庭“伙夫”。

说起做饭，我有三怕：一
怕和老婆商量吃什么饭，一
商量准打起来。二怕听老婆
说“随便”，一“随便”，我做

完的饭准被老婆定成“杀人
饭”，回头跟你大眼瞪小眼，
不吃。最后一怕，就是怕老婆
在后方指挥，我在火线“作
战”，先放油，后炝锅，再倒
酱油醋，一切都听她的，等饭
做上了桌，老婆一尝，不是

味，得，脸蛋子又拉下来了。
有一次，我实在忍无可

忍：“你以为你是慈禧呀？你
是我老婆！我一个大男人成
天给你做饭，你还香了臭了，
苦了辣了，毛病倒不少，以后
我不做了，打死我也不做，罢

工了！”我往电脑前一坐，一
干就是两个通宵，不吃也不
喝，竟整出了一个中篇来。中
篇电邮编辑部，我也连累带
饿翻了白眼儿。

老婆一见，转身就跑了出
去。不大一会儿，一碗香喷喷的

菠菜汤端到了我面前：“老鬼，
别真生气呀，快趁热喝了吧。”
老婆给我做汤了，这不太阳打
西边出来了吗？我好激动哦，真
想扎到汤里打几个扑腾。

汤端在手上，刚要喝，却
见碗里漂着一只美丽的毛毛

虫，老婆洗菜的时候没把菜
洗干净，竟做了一道毛虫菠
菜汤！要知道，老婆最怕毛虫
了，我当时就是说出来，老婆
准会学一声花腔女高音，然
后不是把汤扣我脸上，就是
把碗摔到房上去。那样，老婆

对我的一片情也就四散而去
了。我没有吭声，请走毛毛
虫，把汤喝了下去：“汤味不
错，还有点高蛋白的味道。”
老婆一下子蹦起来：“哇噻，
我第一次做饭就得到了你老
鬼的好评，看来我有当家庭

伙妇的天才，以后做饭的事
我包了！”我一听，赶紧按住
老婆：“打住，谢了，以后还
是我给你做饭，你要不让我
做我跟你急，OK！”opq

收拾书柜，在柜子的第
一层，我看见一个浅灰色的

笔记本，那是我送给爸爸的。
爸爸说他用它来写回忆录，
他的一生，有许多难忘的事
情。可生病以后，他再也不能
说话、写字，我们的交流几乎
都是我的独白：“爸爸”，我

叫，他缓慢地转过头来，看着
我。“热不热？”他不摇头不
点头。“热你就动动手，把手
抬起来。”他的手一动不动，
“这样抬。”我替他把手举起
来，“这样，知不知道？”我轻
声地说。这种交流已经持续
了十年，我都忘记了爸爸曾

经会说话的事实，而日记本
提醒了我。

在书柜前静立几分钟，
我取出爸爸的日记。日记内
容不多，仅二十几页。

爸爸的日记很不连贯，
从 1991年到 1993年，三

年———一千多个日夜，他仅
仅留下这几页日记。日记的
第一页他非常高兴地记录了
他的外孙的成长，“他会叫
妈妈了，这声妈妈语音含混
不清，好似憋了半天的气突
然张口气流带动出来形成

的”。爸爸详细分析了这个
声音的出现，最后非常肯定
道：“这是他第一次喊人。带
了这么久，他总算可以喊人，
虽然不是叫的外公，可是喊
妈妈也不错，这可是他人生
的第一步，记录下来。”

爸爸的日记里还记录了
他的担心。春节的前一天，爸
爸从市场上花了十五元买了
一斤蒜薹，这蔬菜实在是贵，
爸爸写道：“照我的工资，一

个月 1200元的退休金，买
一斤蒜薹也要计划一下，不
知道今后物价飞涨，我的工

资能不能维持我的生活，不
给孩子们增加负担？”这个
问题不是一个愉快的问题，
最后他总结道：“算了，不考
虑了，考虑了也没有结果，何
必让自己不高兴呢？”我从
来不知道爸爸会有这样的担

心，每次过节，家里总有吃不
完的水果、最新鲜的蔬菜，这
些让我感觉到自己家的生活
不错，父母是一棵可以让人
依靠的实实在在的大树，又
何曾想到这大树也有大树的
烦恼呢？

爸爸的最后一篇日记是
用疑问句结尾的。他突然发
现自己怎么连自己的名字都
记不住了，甚至连字都不认
识，这篇日记记得歪歪扭
扭，甚至还有一两个错别
字在上面：“我怎么叫不出

孩子们的名字了？我的胳
膊抬不起来，到底怎么了？
我得到医院看看去，不会
是什么坏的结果吧？”这篇
日记他自己再也不能回
答。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
总算可以给当年的爸爸一

个回答：“爸爸，你病了，得
了脑瘤，遗憾的是手术不
成功，以后的日子你就只
能躺在床上度过了。”这是
命运给的答案，其实当年，
爸爸笑嘻嘻地走上手术
台，对我们说：“不要紧，我

几个小时以后就出来。”只
是出来后的爸爸再也不能
说话，再也不能写字，再也
不能和我们交流了。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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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重阳的时候，先生和
我送了一部手机给六旬的婆

婆。婆婆拿着手机嘟囔着说：
“整这玩意儿干啥啊？我要给
你们打电话的时候，拿家里的
电话直接打不就得了！年轻轻
的，乱花冤枉钱！”婆婆是个
会过日子的节俭人，自打我们
送她手机那日起，手机就成为

了她手里的摆设。每个月我们
往她手机里充多少钱，到月底
还是多少一分不少。先生苦笑
着说：“我这妈，可不是玩高
科技的人哪！”

在先生苦笑之际，我的心
中顿生一计———我可以给婆

婆发短信啊！虽然老太太不会
编辑，但是念短信应该不成问
题！说干就干，可是给她发什
么好呢？思量了一番之后，我
决定从天气预报开始。我每天
收看天气预报，终于出现了
“明天中雨”的报道，我迫不

及待地拿出手机，给婆婆发
道：“妈，明天有雨，出门带
伞，小心路滑！儿媳。”当看到
信息报告的时候，我确定婆婆
收到了信息，心里那种兴奋、
担心交织的感觉让我一度无
法平静。在这之前，和婆婆虽

然没有像一些关系不好的婆
媳那样磕磕碰碰，但是心里的
感觉总比不得自己亲妈那样
舒坦。在婆婆面前我一直是一
个谨慎的媳妇，与婆婆相敬如
宾得就像个陌生的外人。

第一条信息发出后，再次

看到婆婆的时候她的脸上多
了温馨的笑容，从她的笑容里
我读到了肯定。打那以后我和
婆婆发信息的感觉不那么拘
束了：“妈，星期天我们过来
吃饭。”“妈，天气冷了，注意
保暖哦！”……类似的短信想

到就发，婆婆见到我的时候明
显亲切多了，有时还念叨：
“最近怎么不给我发信息了
啊？”今年先生生日的时候，
我给婆婆发了那么一条信息：
“亲爱的妈妈，感谢您在三十
五年前的今天生下了宇昂！感
谢您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感

谢您那么多年对他的抚养，感
谢您，由衷地。”老太太不会
回信息，但是听先生说婆婆收
到这条信息的时候哭了。

值得一提的是前些天我
出差在广州，忽然收到一条由
婆婆发来的信息：“路上小

心，一路顺风！”回家后先生
告诉我，老太太缠着我侄女儿
教了她一个下午，自己眯着老
花眼，按了一个小时才发送成
功的！

想来，这世界上哪有不是
肉做的心呢？对婆婆多用一份

心，其实每个媳妇儿都可以成
为婆婆的小棉袄。就像手机广
告说的那样沟通无极限，给婆
婆发短信其实未尝不是一种
让你敞开心扉、摆脱尴尬的好
方式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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